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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居民供奉，称为“不肯去观音院”，是为普陀开山供佛之始。
2、天台山净土宗信仰的确立 ：日本平安时期的源信惠心僧都，对北宋浙江天台山的净
土宗信仰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往生要集》和地狱图在日本佛教史上非常著名，尤其是《往
生要集》，由他本人亲自委托北宋商人周文德，带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前来朝拜天台山国
清寺的贵贱、老少男女五百多人，听到宣读这本《往生要集》的内容，感动之余，立即喜舍
净财，布施给国清寺，并用这些钱盖了五十间廊屋，在柱子上、在墙壁上，绘了彩色鲜艳图
画，内外粉饰庄严，并将此书安置在里面，与佛像一起供养和礼拜。据说，后来还向日本求
得了源信僧都的画像，奉皇帝旨意，另建庙堂，将其画像和《往生要集》一起安置起来，接
受供奉和礼拜”。10
3、杭州龙山千佛寺观音菩萨信仰：南宋时期，“日本由平安朝的公卿政治向源氏和平氏
的武家政治转变”，11 也就是镰仓幕府时期，由于南宋经济繁荣昌盛，与镰仓幕府关系友好，“其
文化成为日本人所向往的中心”，所以道端良秀博士说，在镰仓幕府时代，出现了“所谓阿
猫阿狗都想去中国”的时尚12。而在南宋，先是为了对付金朝，特别是后来为了对付元朝，
都要和镰仓幕府保持友好外交关系，或者说，在元朝崛起的同时，南宋和日本的镰仓幕府，
成为长在同一个藤上的两个苦瓜。王勇教授的这篇大作，为我们提供了南宋和镰仓幕府友好
往来的一个重要例证，我想这是《四朝闻见录》所说“光尧皇帝、圣子、神孙，三殿临幸”
日僧在五代十国时期创建的杭州龙山五丈观音千佛寺的真正原因，同时“揭示千佛寺改名为
胜相寺缘于三代帝王崇信之真相”，并进一步草根化为群众性的观音菩萨信仰圣地。
三、元代大陆佛教的格局与日本佛教界的交流
―评榎本涉教授的《元末江南の士大夫層と日本僧》
（一）元代大陆佛教的格局
就中国佛教的现状而言，唐武宗灭佛以后，尤其是在宋元时期，汉传佛教的信仰地理，
主要在长江以南，云贵高原以东的江南地区，以江浙为中心，现在以闽台为中心。这是汉传
佛教的情况。而在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古印度高僧阿底峡尊者来到阿里以后，直接促
成了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在其后的100多年中，成立了迦当派、噶举派、萨迦派、觉曩派、
宁玛派等许多教派，标志着藏传佛教的形成。元代建立以后，萨迦派成为西藏地方政府，代
表元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另一方面，萨迦派的高僧，做元朝皇帝的“国师”，把藏传佛教衍
生到蒙古高原。
由于元朝与日本处于敌对状态，中国的江南是元朝压迫最为惨烈的地区，南人的地位在
元朝最低，而汉传佛教的腹地又在江南。从大陆佛教的这种格局来看，江南汉传佛教与日本
镰仓幕府佛教有着不可割舍的天然联系。
10 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
11 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66页。
12 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66页。
357
学习与探讨
（二）元朝与镰仓幕府敌对：江南僧人与日本僧人的不同角色
在元朝与镰仓幕府敌对的情况下，江南僧人与日本僧人在日本和中国扮演着不同的社会
角色。
1、江南僧人成为镰仓幕府的高级顾问：在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就是南宋刚刚灭亡，镰
仓幕府的北条时宗就邀请无学祖元禅师到日本，亲自执弟子礼，请祖元住持镰仓建长寺，作
为他的高级顾问。正如，台湾的东初法师在《中日佛教交通史》里说：
在东渡宋僧中，其于日本文化影响最大者，莫过于道隆、祖元等。至今镰仓一带所
遗存的禅宗文化，不啻为宋僧的心血结晶。尤其是忽必烈袭击日本时，宋僧又做了镰仓
幕府最高的参谋。当忽必烈第二次远征日本时（弘安四年，西元一二八一年），由于祖
元日夜祈祷，不但稳定了幕府抗元的决心，并激励武士坚强不拔的斗志。在祖元祈祷文
中有“经文一句一字，悉化神兵，济佑日本，歼灭元寇”之语。祖元的祈祷，果然发挥
了无比的力量，在一夜之间，竟尔应验，海上狂风突起，忽必烈十数万陆海空团，全遭
覆没。这不仅挽救了日本国运，也为日本保存了国土。这在宋僧虽未达到恢复宋室的宏
愿，却为宋室报了一箭之仇！ 13
2、日僧：在五山十刹参禅悟道
镰仓幕府与元朝在政治上处于水火不容的敌对状态，但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这就是在日本历史上，这一时期是日僧到江南参禅悟道最多的时期，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
《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里考证，有名的日本入元僧人就有220人，所以木宫泰彦先生进一步
推测说，“文献中不见记载的无名人氏，究竟有多少人渡海入元不得而知，也许入元僧有过
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这决不是言过其实。”14
日本入元僧主要到江南的五山十刹参禅问道。“所谓五山十刹的大寺院，即杭州的万寿寺、
灵隐寺、净慈寺、天童寺的景德寺、阿育王山的广利寺，这是最有名的五山大寺。另外还有
天台山国清寺、虎丘山云岩寺、云黄山宝林寺、雪峰山崇圣寺、江心山龙翔寺、雪窦山资圣
寺、蒋山灵谷寺、万寿山光孝寺、道场山万寿寺、中天竺山永祚寺等十刹。通称为五山十刹。
能够朝拜这五山十刹大寺院，是入元僧向往已久的心愿。”15
榎本涉副教授的这篇论文，为我们介绍了元末日僧在苏州与士大夫互动的场景，由此我
们可以反思整个元朝时期，入元日僧在江南的五山十刹不光是参禅问道，他们还向所在寺院
辐射的士大夫群学习诸如书画、诗文、医学、儒学、饮食文化等丰富多样的文化，并介绍到
日本。
13 东初《中日佛教交通史》台北：东初出版社，1989年11月三版，5–6页。
14 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85–86页。
15 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86页。
